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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当代建构研究
*1

孙岩 索朗白姆 李欢 肖瑜 张哲

【摘 要】:本文针对四川西北部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形式特征，基于传统主室空间的建构元素及逻辑构成，

根据当前民居改造的系列现状，提出了传统空间元素的活态延续、传统精神空间与文化内涵完整继承的建构策略，

尝试探索当代羌族主室空间的建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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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羌族在我国民族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

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汶川、理县以及北川县等地是羌族历史、文化以及建筑保存最为纯正的区域。近几年随着民族地区的经

济发展，尤其是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进了该地区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改造步伐。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保留了传统

羌族建筑独特的片石墙和立面形式。但在建筑内部空间组织上，由于缺乏对当地的历史传统与生活习惯的尊重，忽视了羌族传

统民居主室空间的使用习惯与建构方式，造成传统民居空间所蕴含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宗教性特征正在逐渐消亡。（图 1）

羌族传统建筑主要包括邛笼屋、坡顶板屋、碉楼民居以及官寨。在这些建筑中都有一个大的房间被称为主室，俗称堂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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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室是羌族民居建筑室内空间的核心，其余的房间都围绕主室展开。同时主室也是羌民族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基本上一家人所

有的日常活动，不论是会客、吃饭、宴请以及家人团聚都在此空间展开。主室的功能融合了现代居住建筑中客厅与厨房的功能，

但是它又不仅限于这些功能。

羌族是泛神信仰民族，其主室空间建构方式还与其宗教信仰紧密关联，其中设于主室内的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是其主

室空间内重要的宗教特征，主室在具有使用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宗教与精神上的功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羌族传统民居建筑改造过程的不断加快，其主室空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的使用功

能已经被的厨房、餐厅等新的功能空间所取代，另一方面它所承载的民族、宗教与精神的功能又无处安放。“如何像保护生物

多样性一样，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创新”
[2]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羌族传统民

居主室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总结主室空间元素及其空间建构逻辑，形成其空间组织的原真性建构模式语言，进而提出能

够体现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民族与宗教特征的可持续发展建构策略。

二、羌族传统主室空间的建构

主室是羌族传统民居中的核心空间，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是建构主室空间的重要元素。

（一）传统空间建构元素

1. 火塘

羌族原为游牧生活方式，居住在帐幕之中，到达岷江流域一带后逐渐定居，但由于气候原因以及民族文化遗存，在建筑主

室中央均修建有一个火塘。火塘之火一年四季不灭，平日用来烧水、煮饭，夜间用来取暖、照明。日常生活中全家人按照辈分

排序围坐火塘周边，火塘成为了家庭生活与文化的中心，因此火塘被羌民族赋予了宗法伦理的神性内涵，也成为主室中最重要

的空间元素。（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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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传统建筑中的火塘没有固定尺寸，但多为边长 1 米至 1.5 米的正方形，火塘周边为石砌或条木围合而成，在火塘内置

放铁三脚架或锅桩石，上方吊挂煮饭用的铁锅铜壶，在火塘正上方一般设置通风天井或烟囱用以排出烟尘。由于火塘通常在主

室轴线交汇中心，具有神崇拜的内涵，更是室内活动中心的中心。因此，其位置实际起到支配整个主室空间陈设物的核心作用，

它和中心柱相辉映，主宰了主室的家俱诸物布局
[3]
。

2. 中心柱

羌族民居的各种类型中，都存在一种独特现象，即在主室内的中央竖立起一根支撑着木梁的木柱
[4]
。这些立于主室中央的木

柱即为中柱，羌族俗称“中心神柱”。这些中心柱支撑着木梁，起到一定的结构作用。羌民族起源于西北游牧民族，古时多以

帐幕为主要居住形式，中心柱作为原始帐幕的支撑柱也就成为其居住空间安全的关键。随着羌族逐渐定居和建筑方式的转变，

中心柱作为羌民族的一种集体意识遗存保留下来。

羌族传统民居中的中心柱在起到部分结构作用的同时，更成为了精神上的寄托。

中心柱是羌族家庭中极为注意而忌讳之处，不可随意触碰，不少地区还把中心柱当做家神祭祀，逢年过节还需祭拜中心柱

神，因此羌族主室空间的中心柱有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意义。

3. 角角神位

羌民族是一个泛神论的民族，宗教的影响力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影响非同一般。在主室空间中另一个具有空间建构影响力的

就是角角神位。角角神是羌民族供奉的家神，用来保佑一家人平安幸福，是家庭的镇邪保护神。在羌族传统民居中，角角神位

一般放置在房屋入口正对的主室屋角处，与房屋入口形成一个斜向对视关系。角角神位设置在主室屋角的同时一般还设置有神

龛、香案等，成为羌族主室空间中最为明显的宗教空间。

（二）传统空间建构逻辑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房屋入口正对主室内的角角神位，入口与角角神位形成一个斜向的轴线关系。火塘一般位于这个

斜向轴线的中心，中心柱临近火塘也在这根斜线附近布置，因此在主室空间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斜向轴线，这跟斜线也就成了

控制主室空间的关键，整个主室空间的布置都是依据这根斜向轴线展开。（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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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柱、火塘、角角神三点一线主宰着主室空间，主室空间又决定着民居空间，平面直接影响空间形态。
[3]
羌族传统民居这

一空间建构方式不同于汉族建筑的中轴对称布置，在其他民族中也未见到，这种按斜向轴线布置的空间组织方式，是羌族传统

民居主室空间建构逻辑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三、羌族主室空间建构现状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中的建构元素，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以及它们的斜向轴线建构逻辑，构成了羌族主室空间的显

著特征。随着近年来羌族地区的发展，在羌族传统民居建筑改造过程中，主室空间呈现出了以下的发展趋势：

一是随着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近年来羌族地区民居的改造过程中，火塘的一部分使用功能慢慢被新增的厨房、

餐厅所取代，火塘的存在已经逐渐弱化，它更多的成为一种取暖习惯的沿袭，失去其在传统建筑中文化以及神崇拜的显著地位。

二是在羌族地区民居建筑改造中，羌族建筑传统的片石砌筑与土木结合的结构形式已经较少采用，现代的砖混结构以及钢

筋混凝土结构开始大量的应用，中心柱的宗教与文化意义已经被结构柱的工程理性逐渐取代。

三是角角神位在羌族建筑中仍然保留，但它也多融合到家具布置中去，或者成为家俱的一个转角部分，已经慢慢融入了家

庭的装饰，虽然其家庭祭拜的功能仍然存在，但已经与家庭生活的精神需要渐行渐远。（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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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中的斜向轴线关系仍然可以看到，但这种关系也仅由主室入口与角角神位形成，因为火塘、中

心柱的变化，这个独特的轴线已经不再成为主室空间布置的主宰，更多的变成一种空间视觉的联系。

五是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这几个重要的主室空间构筑元素，是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的文化与宗教精神所在，由于它

们的逐渐弱化，造成在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中，羌族最为重要的精神空间与宗教场所的弱化与消失。

根据以上现状可以看出，新的功能需求、新的建筑技术的采用，对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也带来了新的发展，但这种新的

发展缺少传统空间的建构智慧，忽视了空间蕴含的民族历史与宗教文化，缺失了对传统文化特色的传承。

四、羌族主室空间当代建构探索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建构模式是羌民族千百年来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蕴含了对当地的气候、人文、宗教、民俗等的

呼应，是羌民族在当地综合经济技术水平和宗教民俗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建构智慧。在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过程中，应探索出继

承和发展这种建构特征的智慧。

（一）空间建构的活态延续

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过程中，对主室空间建构的继承应该选择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延续方式。应力求还原真

实的生态环境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一种“活态”的保护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构筑起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建筑、空间

形式，使羌族的文化能够“原生态”地得以延续和发展
[5]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只有通过这种“活态”的、“原生态”的改造延

续方式，才能在满足新的生产、生活条件下，赋予主室空间新的生命力，才能使得这些传统空间建构特征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精神空间的完整建构

在对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过程中，对于物质形式的继承较为关注。但对于精神上、文化上的空间建构确很少受到重视，并

且往往因为生活条件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对这种不可见的控制因素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破坏。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中最显

著的特征就是斜向轴线，这根斜向轴线即控制了房间入口、角角神位、火塘、中心柱几个空间元素的布置，同时也串联起了主

室空间中的宗教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构筑。在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中，这根斜向轴线即是物质文化传承的重点，也是空间建构及

精神建构的重点。因此，应对主室空间进行物质与精神一体的、完整的空间建构与继承。

（三）建构策略的当代探索

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进行提炼、抽象、转化再落实到具体形态上
[6]
。提炼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

建构模式，在主室空间的当代改造中采用合理的方法，对建构元素、建构逻辑进行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与延续。

1. 功能的活态延续

中国西南甚至东南亚许多少数民族民居内，火塘依然占据了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形成家庭的空间秩序
[7]
。羌族聚居

地大多处于高山峡谷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山寒冷地区，对冬季取暖的要求尤为重要。当前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没有条

件采用集中供暖或电力取暖，使得当代火塘的延续具有了现实的需求。通过采用现代建筑技术对传统火塘进行改造，即可解决

具体的生活与功能问题，也可延续羌族传统的室内火塘文化，实现了这一传统空间建构元素的“活态”延续。

2. 现代建筑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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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技术也可以应用于主室空间的改造，在主室火塘的延续与改造中，可以采用现代成品片石或砖砌筑材料以增加其

安全性。在造型上更可以通过砌筑方式表现传统火塘的建构形式，这样即满足了对火塘及其形式的继承，也消除了人们对保留

传统火塘安全性的担忧。中柱普遍存在于云南古羌支系各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几乎可以成为他们的建筑中不可或缺的标识
[8]
。在

中心柱的改造中，对于起到结构作用的中心柱，可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如钢筋混凝土柱对中心柱进行结构替换；对完全不起结

构作用的中心柱，可以仍然采用原木质建筑材料，对其进行防腐与防火处理后继续使用。这种现代技术及材料的应用，将现代

技术与传统技艺相融合，实现了羌族传统民居建构技艺的“原生态”继承。

3. 宗教性的装饰融合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羌族家庭的室内装饰与家俱也越来越多，角角神位与中心柱也可以摆脱独立的形式，选择跟家

俱或者装饰融为一体。角角神位可以融入到转角的家俱布置中去；中心柱则可以进行饰面装饰处理，突出其在主室空间中的装

饰性与文化性。这种宗教性与家庭装饰性的融合方式，即保留了传统的精神需求，也带来了新的建构形式，是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建构探索。

五、结语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是羌族建筑的核心，蕴含了羌民族长久以来应对自然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建构智慧，更是羌民族

宗教、文化、历史在建筑空间中的浓缩。当前，随着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族旅游业的发展，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不

断加快，传统的空间建构模式在面对新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时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

本文通过对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建构模式进行研究，在羌族当代主室空间建构的现状基础上，对新的建造工艺、新的

建造材料如何与传统建筑进行融合，传统的建筑及空间建构技艺怎样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建构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传统空

间元素的活态延续、对传统精神空间与文化内涵进行完整继承的建构策略，探索了当代羌族主室空间建构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李先逵．中国民居建筑丛书——四川民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313—319

[2] 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266，11．

[4] 季富政．羌族民居主室中心柱窥视［J］，文物研究，1998（08）．

[5] 舒波、邱健、石春初．悉心呵护地域文化 多维并举重塑民族家园［J］，建筑学报，2010，（09）．

[6] 郝占鹏．基于灾后重建探索羌族文化的建筑表达［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0，（06）．

[7] 汤诗旷．苗族传统民居中的火塘文化研究［J］，建筑学报，2016，（02）．

[8] 刘朦．云南古羌支系各族建筑中的中柱起源探析——主要以彝族、藏族为例［J］，理论界，2015，（03）．


